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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北史》纪传体的通史,与《南史》一样作者都为李延寿。有本纪12卷,
列传88卷,共100卷。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
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
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的史事。《北史》和《南史》都是记述南北朝至
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
《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它
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和成功的再创造。《北史》和《南史》打破朝代体
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
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
整地溶洽，从而克服了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
阅读等诸多弊病，且以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
史知识。从而有利有比较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准确勾勒的
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体现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另《北史》和《南
史》如此篇修，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历史思考，消除
南北长期分裂、隔阂，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但二史未能制出有关南
北关系的年表来，体现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
者交待也很不明确，不能很好地达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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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杨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谧   
谧弟愔  燕子献  郑颐 杨敷  子素  孙玄感  素弟约 
约从叔异  敷叔父宽  宽子文恩  纪 
 
  杨播，字延庆，弘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位中 
山相。曾祖珍，道武时归国，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 
二郡太守。父懿，延兴末为广平太守，有称绩。孝文南巡，吏 
人颂之，征为选部给事中，有公平誉。除安南将军、洛州刺史， 
未之任，卒。赠本官，加弘农公，谥曰简。 
  播本字元休，孝文赐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 
少修饬，奉养尽礼。擢为中散，累迁卫尉少卿。与阳平王颐等 
出漠北击蠕蠕，大致克获。迁武卫将军，复征蠕蠕，至居然山 
而还。及车驾南讨，假前将军，从至钟离。师回，诏播为圆阵 
御之。相拒再宿，军人食尽，贼围更急。播乃领精骑三百，历 
其船大呼曰 ：“我今欲度，能战者出 。”遂拥而济，贼莫敢动。 
赐爵华阴子。后从驾讨破崔慧景、萧愆于邓城，进号平东将军。 
时车驾耀威城沔水，上巳设宴，帝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左卫 
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筹限已满。帝曰： 
“左卫筹足，右卫不得不解 。”对曰 ：“仰恃圣恩，庶几必争 
“，于是箭正中。帝笑曰 ：“虽养由之妙，何复过是 。”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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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以赐播曰 ：“古人酒以养病，朕今赏卿之能，可谓古今殊也。” 
除太府卿，进爵为伯。 
  后为华州刺史。至州，借人田，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 
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诉积年。至熙平中，乃赠镇西将 
军、雍州刺史，并复其爵，谥曰壮。 
  侃字士业，颇爱琴书，尤好计画。时播一门，贵满朝廷， 
子侄早通，而侃独不交游，公卿罕有识者。亲朋劝其出仕，侃 
曰 ：“苟有良田，何忧晚岁，但恨无才具耳 。”年三十一，袭 
爵华阴伯。 
  扬州刺史长孙承业请为录事参军。梁豫州刺史裴邃规相掩 
袭，密购寿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为内应。邃已纂勒兵士，虑 
寿春疑觉，遂谬移云 ：“魏始于马头置戍，如闻复欲修白捺旧 
城。若尔，便稍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 
已集，唯听信还 。”佐寮咸欲以实答之，云无修白捺意。而侃 
曰 ：“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集兵遣移 ，虚构是言 ，得无 
有别图也 ？”承业乃云 ：“录事可造移报 。”移曰：“彼之纂 
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 
无人也 。”邃得移，谓已觉，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会，便 
相告发，伏辜者十数家。邃后竟袭袭寿春，入罗城而退，遂列 
营于黎浆、梁城，日夕钞掠。承业乃奏侃为统军。 
  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随业讨之，除侃为承业行台左 
丞。军次恆农，侃白承业曰 ：“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须北 
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 
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愚计可 
录，请为明公前驱 。”承业从之，令其子子产等领骑与侃于恆 
农北度，便据石锥壁。乃班告曰 ：“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 
兼观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侯台军举三烽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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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 。” 
人遂传相告报。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 
里内。围城之寇，不测所以，各自散归。长安平，侃颇有力焉。 
建义初，除岐州刺史。属元颢内逼，诏行北中郎将。 
  孝庄徙河北，执侃手曰 ：“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为 
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 
后图 。”侃曰 ：“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 。”固求陪从。 
除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敷西县公。及车驾南还，颢令 
梁将陈庆之守北中城，自据南岸。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 
乃密信通款，求破桥立效。尔硃荣赴之。及桥破，应接不果， 
皆为颢屠。荣将为还计，欲更图后举。侃曰 ：“若今即还，人 
情失望，未若召发人材，唯多缚筏，间以舟楫，沿河广布。令 
数百里中，皆为度势，颢知防何处？一旦得度，必立大功 。” 
荣大笑从之。于是尔硃兆等于马渚诸杨南度，颢便南走。车驾 
入都，侃解尚书，正黄门。以济河功，进爵济北郡公，复除其 
长子师仲为秘书郎。 
  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 
直一千。侃奏听人与官并铸五铢，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庄 
帝从之。后除侍中，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庄帝将图尔硃荣，侃与内弟李晞、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 
咸预其谋。尔硃兆入洛，侃时休沐，遂窜归华阴。普泰初，天 
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 
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没，冀全百口。 
侃赴之，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 
刺史。子纯陀袭。 
  播弟椿。椿字延寿，本字仲考，孝文赐改焉。性宽谨。为 
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后为中部法曹，折讼公正，孝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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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谏曰 ：“圣人之礼，毁 
不灭性，从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 ！”帝感其言，乃 
一进粥。转授宫舆曹少卿，加给事中，出为豫州刺史，再迁梁 
州刺史。 
  初，武兴王杨集始降于齐，自汉中而北，规复旧土。椿贻 
书集始，开以利害。集始执书对使者曰 ：“杨使君此书，除我 
心腹疾 。”遂来降。寻以母老解还。后兼太仆卿。 
  秦州羌吕苟兒、泾州屠各陈瞻等反，诏椿为别将，隶安西 
将军元丽讨之。贼守峡自固。或谋伏兵断其出入，待粮尽攻之。 
或云斩山木，从火焚之。椿曰 ：“并非计也。贼深窜，正避死 
耳。今宜勒三军勿更侵掠，贼必谓见险不前，心轻我军，然后 
掩其不备，可一举而平 。”乃缓师。贼果出掠，仍以军中驴马 
饵之。衔枚夜袭，斩瞻传首。入正太仆卿。 
  初，献文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 
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 
求徙置淮北，防其后叛。诏椿徙焉。椿上书，以为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间，正欲悦近来远。今新附者 
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愚谓不可。时八坐不从，遂于 
济州缘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难，果悉浮河赴贼，所在钞掠， 
如椿所策。后除朔州刺史。在州为廷尉奏椿前为太仆卿，招引 
百姓，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依律处刑五岁。尚书邢峦据正始 
别格，奏罪应除名，注籍盗门，同籍合门不仕。宣武以亲律既 
班，不宜杂用旧制，诏依断，以赎论。后除定州刺史。 
  自道武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 
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 
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 
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余功，伐木私造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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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役兵，为御史所劾，除名。 
  后累迁为雍州刺史，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以本 
官加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遇暴疾， 
频启乞解，诏许之，以萧宝夤代为刺史、行台。 
  椿还乡里，遇子昱将还京师，使陈宝夤赏罚云为，不依常 
宪，恐有异心。昱还，面启明帝及灵太后，并不纳。及宝夤邀 
害御只中尉郦道元，犹上表自理，称为椿父子所谤。 
  建义元年，为司徒。永安初，进位太保，加侍中，给后部 
鼓吹。元颢入洛，椿子昱为颢禽。又椿弟顺、顺子仲宣、兄子 
侃、弟子遁并从驾河内，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 
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或劝椿携家避祸。椿曰 ：“吾内外百 
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 。” 
  庄帝还宫，椿上书频请归老，诏听服侍中服，赐朝服一袭、 
八尺床帐、几、杖，不朝，乘安车，驾驷马，给扶，传诏二人， 
仰所在郡县四时以礼存问安否。椿奉辞于华林园，帝下御座， 
执手流泪曰 ：“公先帝旧臣，实为元老。但高尚其志，决意不 
留，既难相违，深用凄切 。”椿亦歔欷，欲拜，帝亲执不听。 
赐以绢布，给羽林卫送。群公百寮饯于城西张方桥，行路观者 
莫不称叹。椿临行，诫子孙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自尔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绝， 
禄恤甚多。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寮，必 
以酒肉饮食，故六姻朋友无憾焉。国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 
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恆见翁著布衣韦带， 
常自约敕诸父曰 ：“汝等后世若富贵于今日者，慎勿积金一斤、 
彩帛百匹已上 ，用为富也 。”不听兴生求利 ，又不听与势家 
作婚姻 。至吾兄弟，不能遵奉 。今汝等服乘渐华好，吾是以 
知恭俭之德，渐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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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 
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不异 
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 
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 
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将为势家所 
夺。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 
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 
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 
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 ：“今忝二圣近臣， 
居母之间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嗔责，勿 
轻言 。”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 。时大被嫌责，答曰 ： 
“臣等非不闻人语，正恐不审,仰误圣听，以是不敢言。”于后 
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 
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谓诸贵曰 ：“北京之 
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 
唯杨播兄弟 。”遂举爵赐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明主知遇， 
宜深慎言语，不可轻论人恶也。吾自惟文武才艺、门望姻援不 
胜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书，四历九卿，十为刺史，光禄大 
夫、仪同、开府、司徒、太保，津今复为司空者，正由忠谨慎 
口，不尝论人之过，无贵无贱，待之以礼，以是故至此耳。闻 
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 
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 
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 
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 
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 
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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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汝等能记吾言，吾百年后终 
无恨矣。 
  椿还华阴。逾年，为尔硃天光所害，时人莫不怨痛之。太 
昌初，赠太师、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怀好武事，数游猎，昱 
每规谏。正始中，以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纵恣，诏御史中尉 
崔亮穷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余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与博 
陵崔楷以忠谏免。后除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 
  初，尚书令王肃除扬州刺史，出顿洛阳东亭。酣后，广阳 
王嘉、北海王详等与播论议竞理，播不为屈。北海王顾昱曰： 
“尊伯性刚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 。”昱对曰 ：“昱父道隆 
则从其隆，道洿则从其洿；伯父刚则不吐，柔亦不茹 。”坐叹 
其能言。肃曰 ：“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 
  延昌三年，以本官带詹事丞。时明帝在怀抱中，至于出入， 
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寮闻知。昱谏曰 ：“陛下不以臣等凡 
浅，备位宫臣，太子动止，宜令翼从。自比以来，轻尔出入， 
进无二傅导引之美，退阙群寮陪侍之式。非所谓示人轨仪，著 
君臣之义。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为后世法。” 
于是诏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转太尉掾，兼中书舍人。 
  灵太后尝谓昱曰 ：“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所闻，慎 
勿讳隐 。”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恆州刺史杨钧造银食 
器十具，并饷领军元叉。灵太后令召叉夫妻，泣而责之。叉深 
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从祖父。舒早 
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元氏请别居。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 
“我弟不幸早终，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 ？”不听。 
遂怀憾。神龟二年，瀛州人刘宣明谋反，事觉逃窜。叉使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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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诬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图不 
逞。叉又构成其事。乃遣夜围昱宅收之，并无所获。太后问状。 
昱具对元氏构衅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缚，和及元氏并 
处死刑。而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叉之废太 
后也，乃出昱为济阴内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叉遣黄门卢同 
诣鄴刑熙，并穷党与。同希叉旨，就郡锁昱赴鄴，囚讯百日乃 
还任。 
  孝昌初，除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后贼围豳州，诏 
昱兼侍中，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颢，仍随军监察。豳 
州围解。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虚，谋欲攻掩。刺史 
元修义惧而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 
昱曰 ：“若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 
遂与叔仁等俱进，于阵斩神达，诸贼迸散。诏以昱受旨催督， 
而颢军稽缓，遂免昱官。寻除泾州刺史。未几，昱父椿为雍州， 
征昱除吏部郎中。及萧宝夤等败于关中，以昱兼七兵尚书、持 
节、假抚军、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贼失利而返。后除镇东将 
军、假车骑将军、东南道都督，又加散骑常侍。于后太山守羊 
侃据郡南叛，侃兄深时为徐州行台，府州咸欲禁深 。昱曰 ： 
“昔叔向不以鲋也见废，奈何以侃罪深，宜呼朝旨 。”不许群 
议。 
  还朝未几，元颢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镇荥阳。颢 
禽济阴王晖业，乘虚径进，城陷。昱与弟息五人在门楼上。颢 
至，执昱下，责曰 ：“卿今死甘心不？”答曰 ：“分不望生， 
向所以不下楼，正虑乱兵耳。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乞小弟 
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颢将陈庆之、胡光等伏颢帐前曰：“陛 
下度江三千里 ，无遗镞费 。昨日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 
快意 。”景曰 ：“我在江东闻梁主言，初下都，袁昂为吴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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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称其忠节。奈何杀昱 。”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 
蜀兵刳腹取心食之。 
  孝庄还，复前官。尔硃荣之死，昱为东道行台拒尔硃仲远。 
会尔硃兆入洛，昱还京师。后归乡里，亦为天光所害。太昌初， 
赠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员外郎，奔免。匿蛮中，潜结渠率，谋报尔硃氏。 
微服入洛，为尔硃世隆所杀。椿弟颖，字惠哲，本州别驾。 
  颖弟顺，字延和，宽裕谨厚。豫立庄帝功，封三门县伯， 
位冀州刺史。罢州还，遇害。太昌初，赠太尉公、录尚书事、 
相州刺史。子辩，字僧达，位东雍州刺史。 
  辩弟仲宣，有风度才学。位正平太守，爵恆农伯，在郡有 
能名。还京，兄弟与父同遇害。太昌初，辩赠仪同三司、恆州 
刺史；仲宣赠尚书右仆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时，年九岁，牵挽兵人曰： 
“欲害诸尊，乞先就死 。”兵以刀斫断其臂，犹请死不止，遂 
先杀之。永熙初，赠汝阴太守。 
  顺弟津。津字罗汉，本字延祚，孝文赐改焉。少端谨，以 
器度见称。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时孝文幼冲，文明太后临朝， 
津曾入侍左右，忽咳逆失声，遂吐血数升，藏之衣袖。太后闻 
声，阅而不见，问其故，具以实言，遂以敬慎见知。赐缣百匹， 
迁符玺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宗族姻表罕相参侯。 
司徒冯诞与津少结交友，而津见其贵宠，每恆退避，及相招命， 
多辞疾不往。诞以为恨，而津逾远焉。人或谓之曰 ：“司徒， 
君之少旧，何自外也？”津曰 ：“为势家所厚，复何容易！但 
全吾今日，亦足矣 。”转振威将军，领监曹奏事令。孝文南征， 
以津为都督、征南府长史。后迁长水校尉，仍直阁。 
  景明中，宣武游于北芒，津时陪从。太尉、咸阳王禧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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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驰入华林。时直阁中有同禧谋，皆在从限。及禧平，帝顾谓 
朝臣曰 ：“直阁半为逆党，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谋 。”因拜津 
左中郎将，迁骁骑将军，仍直阁。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细躬亲，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赍绢三 
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 
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 
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 
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 
阖境畏服。至于守令寮佐有浊货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书 
切责之。于是官属感厉，莫有犯法者。以母忧去职。 
  延昌末，起为华州刺史，与兄播前后牧本州，当世荣之。 
先是，受调绢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 
乃令依公尺度其输物，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其所输少劣者， 
为受之，但无酒以示其耻。于是竞相劝厉，官调更胜。 
  孝昌中，北镇扰乱，侵逼旧京，乃加津安北将军，北道大 
都督，寻转左卫，加抚军将军。津始受命，出据灵丘。而贼帅 
鲜于修礼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师南赴。始至城下，荣垒 
未立，而州军新败。津以贼既乘胜，士众荣疲，栅垒未安，不 
可拟敌，欲移军入城，更图后举。刺史元固称贼既逼城，不可 
示弱，乃闭门不内。津挥刃欲斩门者，军乃得入。贼果夜至， 
见栅空而去。其后，贼攻州城东面，已入罗城。刺史闭小城东 
门，城中骚扰。津开门出战，贼退，人心少安。寻除定州刺史， 
又兼吏部尚书、北道行台。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钜鹿人赵 
略投书所致。及津至，略举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还业。 
于是阖州愧服，远近称之。时贼帅鲜于修礼、杜洛周贱掠州境， 
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津修理战具，更营雉堞。又于城中去 
城十步，掘地至泉，广作地道，潜兵涌出，置炉铸铁，持以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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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贼遂相告曰 ：“不畏利槊坚城，唯畏杨公铁星 。”津与贼 
帅元洪业等书喻之，并授铁券，许之爵位，令图贼帅毛普贤。 
洪业等感寤，复书云欲杀普贤。又云 ：“贼欲围城，正为取北 
人，城中所有人，必须尽杀 。”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 
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将吏无不感其 
仁恕。朝廷初送铁券二十枚，委津分给。津随贼中首领，间行 
送之；修礼、普贤颇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围州城，津尽力捍守。诏加卫将军，将士有功 
者任津科赏，兵人给复八年。葛荣以司徒说津。津大怒，斩其 
使以绝之。自受攻围，经历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长子遁 
突围出。诣蠕蠕主阿那瑰，令其讨贼。遁日夜泣诉，阿那瑰遣 
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南出。前锋已达广昌，贼防塞益口，蠕蠕 
遂还。津长史李裔引贼入，津苦战不敌，遂见拘执。洛周脱津 
衣服，置地牢下数日，将烹之。诸贼还相谏止，遂得免害。津 
曾与裔相见，对诸贼帅以大义责之，辞泪俱发，裔大惭。典守 
者以告洛周，弗之责。及葛荣并洛周，复为荣所拘。荣破，始 
得还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书。元颢内逼，庄帝将亲出讨，以津 
为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将军。未行，颢入。及颢败，津乃入宿 
殿中，扫洒宫掖，遣第二子逸封闭府库，各令防守。及帝入也， 
津迎于北芒，流涕谢罪。帝深嘉慰之。寻以津为司空，加侍中。 
尔硃荣死，使津以本官为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都督、并州 
刺史，委以讨胡经略。津驰至鄴，将从滏口而入。遇尔硃兆等 
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议欲与津举城通款，津不从。以子逸 
既为光州刺史，兄子昱时为东道行台，鸠率部曲，在于梁、沛， 
津规欲东转，更为方略。乃率轻骑望于济州度河。而尔硃仲远 
已陷东郡，所图不果，遂还京师。普泰元年，亦遇害于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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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初，赠大将军，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将葬本 
乡，诏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长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贵显，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静退， 
年近三十，方为镇西府主簿。累迁尚书左丞、金紫光禄大夫， 
亦被害于洛。太昌初，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谥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当世才。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以功赐 
爵华阴男。建义初，庄帝犹在河阳，逸独往谒。帝特除给事黄 
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及朝士滥祸，帝益忧怖，诏逸昼夜陪侍， 
常寝御床前。帝曾夜中谓逸曰 ：“昨来举目唯见异人，赖卿差 
以自慰 。”再迁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时年二十九，时方 
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时灾俭连 
岁，逸欲以仓粟振给，而所司惧罪不敢。逸曰 ：“国以人为本， 
人以食为命，假令以此获戾，吾所甘心 。”遂出粟，然后申表。 
右仆射元罗以下，谓公储难阙，并执不许。尚书令、临淮王彧 
以为宜贷二万，诏听贷二万。逸既出粟之后，其老小残疾不能 
自存活者，又于州门造粥饲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帝闻而 
善之。逸为政爱人，尤憎豪猾，广设耳目，善恶毕闻。其兵出 
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为设食者，虽在暗室，终不敢进，咸 
言杨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绩尤美。 
  及其家祸，尔硃仲远遣使于州害之。吏人如丧亲戚，城邑 
村落营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绝。太昌初，赠都督、豫郢二 
州刺史，谥曰贞。 
  逸弟谧，字遵和。历员外散骑常侍，以功赐爵恆农伯，镇 
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卫将军。在晋阳，为尔硃兆所害。太 
昌初，赠骠骑将军、兗州刺史。谧弟愔，事列于后。 
  津弟�，字延季。弘厚，颇有文学。位武卫将军，加散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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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侍、安南将军。庄帝初，遇害河阴，曾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播家世纯厚，为并敦议让，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刚 
毅，椿、津恭谦，兄弟旦则聚于�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 
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堂间，往往帏慢隔障，为寝息之所， 
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 
假寝阁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常旦 
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 
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 
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津为司空，于时府主皆自引寮佐。 
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 ：“此事须家兄裁之，何为见问 。”初， 
津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时嘉味，辄因使次附之，若或未 
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辄对之下泣。兄弟并皆有孙，唯 
椿有曾孙，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为之早娶，望见玄孙。自昱已 
下，率多学尚，时人莫不钦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 
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阳乌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 
逮焉。 
  尔硃世隆等将害椿家，诬其为逆，奏请收之。节闵不许； 
世隆复苦执，不得已，乃下诏。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天光 
亦同日收椿于华阴，东西两处，无少长皆遇祸，籍没其家。节 
闵惋怅久之。 
  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兒童时，口若不能言；而风度深敏， 
出入门闾，未尝戏弄 。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 》、《易 》， 
好《左氏春秋 》。幼丧母，曾诣舅源子恭。子恭与之饮，问读 
何书。曰 ：“诵《诗 》”。子恭曰 ：“诵至《渭阳 》未邪 ？” 
愔便号泣感噎。子恭亦对之歔欷，遂为之罢酒。子恭后谓津曰： 
“常谓秦王不甚察慧，从今已后，更欲刮目视之 。” 
  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学庭 
 
 
 
 
 
 
 



 

 
 
 
 
 
 
 
北史                                      ·900· 

 
前有柰树，实落地，群兒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适入 
学馆，见之，大用嗟异。顾谓宾客曰 ：“此兒恬裕，有我家风。” 
宅内有茂竹 ，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 ，命独处其中，常铜盘 
具盛馔以饭之。因以督厉诸子曰 ：“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 
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 。”愔从父兄黄门侍郎昱特相器重， 
曾谓人曰 ：“此兒驹齿未落，已是我家龙文；更十岁后，当求 
之千里外 。”昱尝与十余人赋诗，愔一览便诵，无所遗失。及 
长，能清言，美音制，风神俊悟，容止可观，人士见之，莫不 
敬异；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 
  正光中，随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晋阳西 
县甕山读书。孝昌初，津为定州刺史，愔亦随父之职。以军功 
除羽林监，赐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 
絷。未几，洛周灭，又没葛荣。荣欲以女妻之，又逼以伪职。 
愔乃托疾，密含牛血数合，于众中吐之，仍阳喑不语。荣以为 
信然，乃止。永安初，还洛，拜通直散骑侍郎，年十八。 
  元颢入洛时，愔从父兄侃为北中郎将，镇河梁。愔适至侃 
处，便属乘舆失守，夜至河。侃虽奉迎车驾北度，而潜南奔。 
愔固谏止之，遂相与扈从达建州。除通直散骑常侍。愔以世故 
未夷，志在潜退，乃谢病。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邵隐于嵩山。 
  及庄帝诛尔硃荣，其从兄侃参赞帷幄。朝廷以其父津为并 
州刺史、北道大行台，愔随之任。有邯郸人杨宽者，求义从出 
籓，愔请津纳之。俄而孝庄幽崩，愔时适欲还都，行达邯郸， 
过杨宽家，为宽所执。至相州，见刺史刘诞，以愔名家盛德， 
甚相哀念，付长史慕容白泽禁止焉。遣队主巩荣贵防禁送都， 
至安阳亭，愔谓荣贵曰：“仆百世忠臣，输诚魏室，家亡国破， 
一至于此。虽曰囚虏，复何面目见君父之雠！得自缢于一绳， 
传首而去，君之惠也 。”荣贵深相矜感，遂与俱逃。愔乃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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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兄弟。 
  既潜窜累载，属齐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辕门。便蒙引见， 
赞扬兴运，陈诉家祸，言辞哀壮，涕泗横集。神武为之改容， 
即署行台郎中。南攻鄴，历杨宽村，宽于马前叩头请罪。愔谓 
曰 ：“人不识恩义，盖亦常理。我不恨卿，无假惊怖 。”时鄴 
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毕而城陷。由是转大行台右丞。 
于时霸图草创，军国务广，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甗出。 
  遭罹家难，常以丧礼自居，所食唯盐米而已，哀毁骨立。 
神武愍之，常相开慰。及韩陵之战，愔每阵先登。朋僚咸共怪 
叹曰 ：“杨氏儒生，今遂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虚论 。”顷 
之，表请解职还葬，一门之内，赠太师、太傅、丞相、大将军 
者二人；太尉、录尚书及尚书令者三人；仆射、尚书者五人； 
刺史、太守者二十余人。追荣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丧柩进 
发，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会葬者将万人。是日，隆冬盛寒， 
风雪严厚，愔跣步号哭，见者无不哀之。寻征赴晋阳，仍居本 
职。 
  愔从兄幼卿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见诛。愔闻之悲惧， 
因哀感发疾，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书 
恐之曰 ：“高王欲送卿于帝所 。”仍劝其逃亡。愔遂弃衣冠于 
水滨，若见沈者。变易名姓，自称刘士安。入嵩山，与沙门昙 
谟征等屏居削迹。又潜之光州，因东入田横岛，以讲诵为业， 
海隅之士谓之刘先生。太守王元景阴佑之。 
  神武知愔存，遣愔从兄宝猗赍书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 
业令搜访，以礼发遣。神武见之悦，除太原公开府司马，转长 
史，复授大行台右丞，封华阴县侯，迁给事黄门侍郎，妻以庶 
女。又兼散骑常侍，为聘梁使主。至碻磝，州内有愔家旧佛寺。 
精庐礼拜，见太傅容像，悲感恸哭，呕血数升，遂发病不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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